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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力求避开繁琐的所谓“历史真实”，而尽力去追求“心理真实”；他不对诗的作者、诗政治意图等进行干巴的分析和解剖，只对其中

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念做鲜活的解读和再现，让我们共情于祖先两千余年前的炽热生活。

《诗经》中的众多价值观念，已化为我们民族的灵魂和文化之根；《诗经》中的众多诗意描写，也已成为我们价值观念的经典表达。这些

经典表达深入我们的记忆，被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引用与遵照，成为我们观察世界、思考人生的价值起点。它仍是活的，且还在指引我们，这

就是“经典”的真正意义。

[作者简介]

鲍鹏山

文学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

古代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出版有《孔子是怎

样炼成的》《中国人的心灵———三千年理智

与情感》《风流去》《鲍鹏山新说水浒》《孔子

传》《孔子如来》《论语导读》《寂寞圣哲》《先

秦诸子八大家》《附庸风雅———第三只眼看

诗经》《致命倾诉》等著作二十多部。全国多

家杂志的专栏作者，作品被选入多种文集

及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全国统编高中语文教

材。 创办浦江学堂、花时间读书社。

《诗经》的问题和我们的问题

《鲍鹏山讲<诗经>》

鲍鹏山 著

东方出版中心

《诗经》对我们而言，是一个谜，它有着太

多的秘密没有被我们揭开。可是，它实在是太

美了，使我们在殚精竭虑、不胜疲惫的解谜失

败之后，仍然对它恋恋不舍。《诗经》是我们民

族最美丽、最缥缈的传说，可它离我们却又那

么近，“诗云”与“子曰”并称，在相当长的历

史时期内几乎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口头禅，

左右着我们的思维与判断，甚至我们表情达意

的方式都蒙它赐予———所谓“赋诗言志”。但

它又总是与我们保持着距离———此曲只应天

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我们已经对“子曰”完

全历史化，孔子其人其事已经凿凿可信，铭刻

在历史之柱上；而作为“诗云”的《诗》，却一

直不肯降为历史———虽然我们曾固执地认定

它与其他经典一样是史，但那只是我们的一厢

情愿。它本来就不是描述“事实”，而是表达

“愿望”。它确实反映了周代广阔的社会生活，

堪称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我们也因此为它冠

以“现实主义”之名，但其真正的价值是它表

达了那个时代的痛与爱、愤怒与柔情、遗憾与

追求……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追求着他们

的追求”。它永远是鲜活的生活之树，而不是

灰色的理论与干巴的教条。虽然从孔子及其门

徒开始，我们就在竭力把它道德化，至少从汉

代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把它学术化，但它永远

是诗，是艺术，是感性的、美丽的，是作用于我

们心灵与情感并一直在感动我们而不是说服

我们的。是的，它应该是，也一直是大众的至

爱，而不仅是经学，是学术。《诗经》与我们的

距离主要体现在我们对它的无知上。无论是我

们对《诗经》本身及其中具体诗篇的解释，还

是对《诗经》搜集编辑分类、成书的意图，以及

它所呈现出的独特艺术风采，都莫衷一是。莫

衷一是的事实表明，我们都只是在臆测、在推

断，而不是在证明与发现。对《诗经》中的很多

问题我们都各持己见而互不相容。即便有些问

题看来已经被“公认”，但那也只是全体的无

能为力，无力提出更有说服力的结论，便只好

就这么得过且过，我举几个例子。

正如大凡神圣人物总有一个神秘出身一

样，《诗经》的“出身”也扑朔迷离。关于《诗

经》的搜集、编辑，既然它是辑录从西周初年

至春秋中叶 5 0 0 年左右的诗歌，至少其中
的 1 5 国风产生的空间范围又大得惊人：黄
河流域、江汉流域全在其中，是什么人用什么

样的方式把这些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产生的诗

歌搜集到一起的？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便有了

“采诗说”和“献诗说”。班固《汉书 ·食货志》

和何休的《春秋公羊传注疏》，都有“采诗”之

说，且都说得极有诗意：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

路以采诗。 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

（《汉书·食货志》）

五谷毕入，民皆居宅，里正趋缉绩，男女同

巷，相从夜绩……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有所

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

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

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

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

（何休《春秋公羊传注疏》）

但仔细推敲，他们的说法并无任何历史根

据，司马迁就没有采纳这种说法，大量引用

《诗》的《左传》也无此说法。不过我们却又无

力反驳班固和何休，因为他们的说法虽然只是

一个缺乏证据的推断，却是一个合理的推断。

在那样一个前提之下———时间 500 多年，空

间辽阔浩渺———《诗》之结集，必有这么一个

过程。更重要的是，否定了这个说法之后，我

们并不能提供一个更合理的说法。

与“国风”来自于“采诗”的说法相配合

的，便是大小雅来自“公卿至于列士”的“献

诗”。这种说法也只有《国语 ·周语》中“召公

谏厉王”一段中的一个孤证，且这“公卿至于

列士献诗”之“诗”，是不是公卿列士们的自

作，也成问题。况且，就《诗经》中大小雅部分

来看，一些尖锐的讽刺之作，像《小雅 ·十月之

交》中对皇父等七个用事大臣点名揭批，大约

也不是“献诗”的好材料。更有一些诗，据说是

写于周厉王之时，如《大雅 ·板》《大雅 ·荡》

《大雅 ·桑柔》在厉王以杀人来弭谤的时候，这

样的诗，恐怕也不好献上去。

《诗经》的搜集固然是一个问题，然而要

把集中起来的诗按一定的规则编排成书，也需

要有这么一个人———或这个工作历经多人之

手，那又是哪些人？最后毕其功的人物是谁？

司马迁说此人是孔子，这当然是最好的人选，

但司马迁并没说明他这么说的证据。这个说

法也受到后人的质疑。

就《诗经》本身看，它的作者到底是些什

么样的人，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但学术界已不

把它当作问题，大家一致得过且过了。可这确

实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朱东润先生于 20

世纪 30 年代在武汉大学的《文哲季刊》上发

表《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等四篇文章，对

“国风”是民歌的说法提出理据充分的质疑，

却不见有什么反响。1981 年朱先生又把这四

篇文章和写于 1946 年的另一篇文章结集重

新印发，以《诗三百篇探故》的书名由上海古

籍出版社出版，但仍没见什么回应。我私下认

为朱先生一定颇寂寞，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却

没有人来与他讨论，他扔出了白手套，却没有

人拾起来。换一个时地，他再扔一次，仍然没有

人拾起。这种尴尬其实很好理解：大家都不愿

再惹事，得过且过。虽然这事惹不起，但大家一

齐都躲得起。

但另一方面，上述种种学术上的疑问却在

很大程度上并不影响我们对《诗经》的欣赏和

喜爱。正如一位绝世佳人，她吸引我们的，是她

的美丽和风韵，而不是她的身份、背景。我们爱

她，只为倾倒于她的风韵和美丽，却并不是因

为了解了她的出身，也不一定是“学术”地探

究到了她美之为美的原因。正如除非我们的联

姻是为了政治、经济等利益考虑，我们爱一位

美丽的女子并不一定看她的门第和背景。纯洁

的爱情是没有背景的，真正的文学欣赏也可以

是没有学术的。我们是否被感动、被感染，是文

学欣赏是否发生的唯一标准；而我们还能否被

感动或被感染，正是我们是否具有欣赏能力的

重要标志。正如一个人对他所追求的绝世佳人

身世背景的过分关注，会让我们怀疑他的真正

用心一样，过分学术化的文学研究，也让我们

怀疑他是否有“爱”文学的能力，甚至以之判

断其是真的爱文学，还是仅仅因为这种“学术

研究”能给他带来世俗的好处。我们还有这样

的经验———不管这经验是来自自身的，还是间

接获得的，当我们了解到我们所钟爱的女子的

出身后，可能恰恰损害了我们对她的纯洁感

情。

了解中国香文化的首选之作

《香乘》

（明）周嘉胄 著

日月洲 注

九州出版社

近些年，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传播，越

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传统文化，包括香

文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有香相伴的生

活，传统节日挂香囊，读书写字、安神睡眠、喝

茶品茗点支香，出门会友佩戴各种香的配饰

和配件等等。不管是为了身心健康，还是为了

美观赏心，香实实在在地走入了人们的生活

之中。

而了解香，学习香文化，就不得不提中国

香学最重要的、集历代香学大成的《香乘》。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主角———

《香乘》精装修订版。

《香乘》的作者是明末著名学者、香学家

周嘉胄，为了《香乘》，他用了二十多年的时

间，搜集和整理各种与香有关的知识。书中囊

括了各种香材的辨析、产地、特性等香学知

识；还博采宋代以来诸香谱之长，整理了很多

传世香方和香具，以及大量与香文化有关的

典故趣事。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的这些香方在今天

不仅具有香学上的史料价值，也是香道爱好

者可以不断发掘实践的宝库和源泉。

《四库全书》的编者认为，香学方面的书

详备莫过于此书。所以，兼具知识性和趣味性

的《香乘》，作为中国香文化集大成的经典之

作，也成为了很多香文化爱好者了解香文化、

学习中国传统香道、重兴中国香文化的首选之

作。

十几年前，种种机缘之下，日月洲接触到

了香学。这期间，他看到很多香友被传统香学

的巨大魅力所吸引，但同时又苦于找不到太多

易于阅读和学习的资料。虽然《香乘》是首选

之作，但影印版的四库全书中的《香乘》没有

断句，阅读困难，而且也有不少错误之处。

于是，为了让更多的香文化爱好者可以读

懂《香乘》，日月洲因对香文化的喜爱，凭着一

腔热情，开始了《香乘》的断句和校注工作。

《香乘》一书除了《四库全书》收录的版

本外，尚有其他民间流传的版本，各有特色，但

也各有错误之处。这次修订版的《香乘》校对

所依据的版本包括四库全书本，哈佛燕京图书

馆藏汉和本（以下简称“汉和本”），日本早稻

田大学藏无碍庵本（以下简称“无碍庵本”），

前两者为刻本，后一本为写本。

相对而言，四库全书本错误较多，汉和本

和无碍庵本则互有短长。因为四库全书本之前

流通较多，所以依然以它作为底本，参照其他

两本进行校对。明显错误之处予以改正并注

明，不同版本皆可说通的地方加以说明，供读

者自行思辨。

为了让文字内容更加准确，每条文字还要

尽可能找到其原始出处。香品及典故部分，都

尽量以原始出处的文字为准。香谱部分中宋代

的香谱部分大多来自《陈氏香谱》，以四库全

书本《陈氏香谱》（简称《陈氏香谱》）进行校

对。涉及到宋代洪、颜、沈、叶各家香谱的部分，

既参考其在《陈氏香谱》中的引文，同时也尽

量找到更早的底本来相互参照。元代香谱多来

自《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墨娥小录》等书，

亦参照原书进行校对。明代部分则参照同时代

《遵生八笺》等书进行校对。诗文部分也尽量

依据权威来源如《艺文类聚》或作者全集等书

进行校对。

香品的考证部分，尽量考虑到历史沿革，

所指称植物的变迁，以及不同地域不同上下文

中所指的差异，给出较为合理的推断。考证过

程吸收了大量近年来本草历史考证的研究成

果，涉及论文数以千计。

所以，无论是香品、典故，还是香谱香方，

这版的《香乘》对所有现代人理解困难的部分

都做出了注释，尽量让大家能充分理解，对香

材和制法的考证则尽量达到依照原文能轻松

上手实践的程度。而在封面的设计中，也特别

精选了符合香道气质的本草纤维纸。

《香乘》提到了香草，周嘉胄也流露出心

中的梦想：有朝一日，希望能有一个小院子，种

上各种香草，每天对着幽兰都梁，与古君子对

话，感悟天地之美。而这，应该也是很多香学爱

好者共同的愿望。当然，由于现在生活条件越

来越好，喜爱香玩香的人也越来越多，即使不

能实现有个小院子种上各种香草的梦想，也依

然能开辟一个属于自己玩香的小天地，而这版

《香乘》，就是希望大家在玩香学香的时候，可

以解惑答疑，真正走进香的世界。 （香可）


